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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进云

一到秋季，我心里总琢磨着进趟
山，不为欣赏美景，只为品尝生长在
山里那酸酸甜甜的珍品，那是家乡的
味道，更是童年的味道。没错，我惦记
的就是酸枣。

我的酸枣情结，根植于儿时。出生
在山里的孩子，房前屋后都是山，每天
上山下河到处疯跑是我们最擅长的事
情，当然，上树掏鸟窝、戳马蜂窝、摘野
果是我们的必修课。酸枣是一年中最
晚落幕的野果，从秋季开始，到寒冬腊
月，山野间都能觅见它的身影，因此对
它的钟爱也就多了一分。

从酸枣开花的季节，我就开始期
待上了，看着它细碎的小黄花渐渐褪
去，生成小小的青疙瘩，盼着它快快长
大，青中透黄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吃上
了。当然这时的酸枣口感很差，不酸也
不甜，咬进嘴里只有脆生生的感觉。酸
枣的果实很小，呈圆形或椭圆形，熟透
后就变成了紫红色。别看酸枣小，它的
核却不小，因此果肉并不多，可它酸酸
甜甜的味道，总让我欲罢不能。到了收
获的季节，小小的酸枣，就像一颗颗红
红的玛瑙，挂在树枝上，随风摇曳，是
那么炫眼，那么惹人爱怜。

酸枣，又名棘、棘子、野枣、山枣、
葛针等，生命力极为顽强，多生长在
山地或陡坡，它的枝、叶、花的形态与
普通枣树看起来没什么区别，但叶子
要小些，也密实一些，枝条节也比较
短，刺也更多，为生长在野外的它竖
了一道保护屏障。可即便如此，嘴馋
的我也会突破道道防线，将它们成功
收入囊中，即便是伤痕累累，也阻挡
不了对它的热爱。

西府乡间流传的“一天三颗枣，
医生绕着跑”，说的是红枣的营养价
值，其实，酸枣也不例外，它作为一
种药材用途更为广泛。中医典籍《神
农本草经》中很早就有记载，酸枣可
以“安五脏，轻身延年”。所以，千万
不要小看这种野果，它具有很大的
药用价值，可以起到养肝、宁心、安
神、敛汗的作用。医学上常用它来治
疗神经衰弱、心烦失眠、多梦、盗汗、
易惊等病。同时，又能达到一定的滋
补强壮效果。酸枣肉可加工饮料，果
核可做中药原料。每年秋冬季节，打
酸枣都是家乡的一桩盛事，因为这
些大自然的馈赠，还是家乡人致富
的“金果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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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味果金秋山

◎侯栗梅

五 味  子

当与满园的五味子不期而遇，成
就了此次嘉陵江畔秋游最大的收获。
本来也是漫无目的地随走随看，品尝
美食，赏赏秋景，没想到在班车上，听
邻座的大姐给闺蜜打电话说她要去
摘五味子，每天收入很不错，我就与
她攀谈了起来。在她的带领下，我见
到了从未见过的景象，满眼数不清的
五味子藤爬上又高又粗的水泥桩，爬
满钢丝网，遮蔽了天空，一串挨一串
的五味子从头顶垂下来，红的、粉的、
青粉相间的，还有没太长熟的。

看着眼前成串成串的五味子挂
在枝头，儿时和小伙伴在山里摘五味
子的记忆，又在脑海中重现。五味子
藤总是盘在最不显眼的地方，混在一
片浓密的枝叶中，当绿油油的叶片中
魔术般冒出红彤彤的果实，这才发现
它们已爬上地势险要的位置，让人难
以够着了。

五味子是秋天里最特别的味道，
每一串五味子上足有二三十颗果实，
小小的五味子螺旋着排列，从上到
下，互相拥挤着簇拥着中间的青绿色

的杆，密密匝匝。虽然他们排列紧密，
看似无从下手，但无论哪一颗用手
轻轻一扭，就能攻破一道“入口”，顺
着入口再扩大战果，不一会就能见到
中间绿杆的全貌，说明果实就快颗粒
归“胃”了。红红的果实酸中带甜，甜
中又有点咸，临近籽的果肉辛中又含
着一丝酸苦的余味。虽然它的味道特
别，但我还是吃得津津有味，忍不住
地往嘴里塞。当然，也免不了要登高
冒一番险。

五味子在那个年代带给我们的
小惊喜，让秋天里的滋味除了瓜果的
甜，还留下了更多的小秘密，直到如
今。野生的五味子虽然蕴藏量丰富，
但现在的人们哪有时间去一一收获
呢，更何况它们生长在高纬度、高海
拔的山地。好在现在农业科技发达，
野生五味子经过优良选株选育，驯化
的良种已在农业种植园中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它们每一串都有近二十厘
米，这比平常见的要长很多，像串小
葡萄似的。我惊奇这些五味子枝叶的
粗壮、果实的饱满，而大姐说这苗是
联合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县科技
开发中心的成果，是省林木专家们审
定过的良种，现在这一片五味子有
三百多亩，以后还要发展得更大。

种植园里还有很多像我一样慕
名而来的人，颇为热闹。我仰着头，摘
下一串最为红艳的，品尝起那熟悉的
味道，很明显，它们的甜味更浓了。

◎麻晖

板 栗

秋风乍起，落叶纷飞，霜色洁白。
又到了一年一度采摘野生板

栗的时候了。秦岭腹地的家乡莽莽
苍苍的林海这时也变得姹紫嫣红起
来。清晨、黄昏，淡淡的雾岚在山间
轻轻流淌，五彩缤纷的山野在啁啾
的鸟鸣中多了几分悠远和宁静。公
路两旁的山上，一棵棵高大的板栗
树隐藏在火红的黄栌树和青翠的苍
松翠柏间，累累的果实静静地等待
人们去采摘。金秋的阳光从湛蓝的
天空倾斜而下，凉爽的秋风从林间
轻轻吹过，栗篷炸裂了，一颗颗黑褐
色的栗子宛如一颗颗宝石，在长满
小刺的栗篷里散发着迷人的光泽。
这些野生的板栗，吸收天地日月的
精华，自然成熟，颗颗圆润饱满，吃
起来香甜清脆，营养价值极高，是不
可多得的人间美味、天然珍品。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在家乡
狭长的河谷地带时，吃完了早饭的人
们，拿着竹竿等工具，坐上农用车，到
山林里去打板栗。从早到晚，清脆的
竹竿声响彻寂静的山林，婴儿拳头般
大小的栗篷如雨点般从高高的枝头
簌簌落下，那声音如天籁般的美妙，
使人心醉神迷。

树下，厚厚的腐叶上堆满了裹
着小刺的板栗，人们戴着手套，小心
翼翼地把它们捡到篮子里，一会儿工
夫，袋子就装满了。太阳越升越高，空

气中弥漫着山林特有的
气息。中午，人们捡累了，
坐下来休息，吃着从家里
带的食物，天南海北地谝
着闲传。孩子们吃饱了，
或偎依在母亲的身边听
她谈古说今，或在树林中
开阔平坦的地方做游戏。
狗儿围绕在他们身边嬉
戏打闹，孩子们欢快的笑
声响彻整个山林。虽说季节已到了九
月，中午的太阳依然燥热，但人们却
干劲十足。夕阳西下，暮色四合，热闹
的山林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农家的
小院里，堆满了人们采摘来的板栗。

一弯新月挂在天边，大自然的一
切都浸润在如水的月光中。后半夜，
起风了，天边涌来大片的云朵，云越
聚越多，月亮隐在厚厚的云层里。不
一会儿，便下起了雨。细细密密的雨
点在飕飕的凉风中敲打着树叶，走在
路上，你能听见核桃和板栗落地的声
音。第二天，雨停了，蓝天愈发显得高
远，人们顾不得吃早饭，早早来到树
林里捡拾被雨滴打落的板栗。

接下来的日子里，人们累并快乐
着，要把捡来的板栗连夜去掉栗篷。
凤县县城的客商闻风而动，开着车早
早地等在村口，这些物美价廉的板栗
是城里人的最爱。

每一个秋季，我都在静静地等

待着栗子的成熟，和许多在秋天里
成熟的果子一样，它们是大自然刻
在季节深处的符号，是自然给人类
的馈赠。当勤劳的人们踩着晨雾秋
霜把它们采摘回来后，它们便成了
人们口中的美味佳肴，成了人们馈
赠亲朋好友的最好礼物。它丰厚的
寓意，见证着人世间千百年来亲人
间最真挚最绵长的期盼和祝福。

每一个集日，我都徘徊在大街
小巷的摊位前，看着那些圆润饱满、
色泽诱人的栗子，也会忍不住用手去
摸摸，感受岁月沉淀在它们身上的厚
重，再买些带给远方的亲人，以此来
寄托我对他们的爱与牵挂。

那些背井离乡、在外打拼的人，
每当这个时候，就会想起故乡，想起
故乡田畴上的野菊花，想起小时候跟
父母在一望无际的森林里打板栗的
情景。故乡板栗的甘甜至今还萦绕在
他们思乡的梦里。

羊 角 果
在漫山漫坡的奔跑中，我渐渐

长大。从绛帐高中那所依塬傍水的
学校毕业后，就远走他乡，可每每临
窗而立，看黄昏落霞满天时，总会想
起那个遥远的村庄，那些长满荆棘
和荒草的沟沟峁峁，还有那些漫野
生长着的野果和山花。

多年后我重回故乡，在一次行
路中驻车，突然在路边的土塄上看
到了它——羊角果。塄上的羊角果
苗，纤细瘦弱，因为长期干旱，狭长
而青绿的叶片上布满了灰尘和沧
桑。叶片的腋下，一排排芝麻大小的
花却开得正盛，叶茎的基部，赫然挂
着一枚状如羊角的青绿色果子。果
子如拇指般大小，表皮光滑，微有光
泽，默默地挂在那孱弱的叶片下。我
小心翼翼地摘下果子，立即有乳白
色的奶浆从果柄的断茬处冒了出
来。我小心地拿着它，不让果浆粘在
手上，因为儿时的记忆告诉我，手上
粘了这种白浆，黏黏糊糊，难搓洗
掉，而且它见风氧化，颜色很快会变
成黑色。拿出一张纸，擦了擦果皮表
面，对半掰开，翠绿的果皮下，果肉
雪白，隐隐有暗香，放进嘴里咀嚼，
那种清甜的味道，依然如少年时那
么熟悉。

恍惚间，很多旧景重现。我总
想，一个人的少年时光，无论是什么
滋味，总让人留恋。从小生长在村庄
的孩子，只要能无拘无束地在村野

的草地上、沟坎间嬉戏，哪怕是在物
资匮乏的年代，也能找到自己的小
快乐。那时，一到星期天，我们一伙
玩伴就挎上竹篮，说是出去拔猪草，
其实就是出去疯玩。田间地头的每
一株树、每一棵草都和我们熟识，屋
檐下的每一只麻雀，花间起舞的每
一只蜂蝶，都是我们愉快的伙伴。但
少年时最深的记忆，可能就是口腹
的味道。虽然，常常只是寡淡中偶有
的一丝丝甘甜，但这些滋味，却成了
我成年后最悠长的记忆。而这其中，
就有这其貌不扬的羊角果。

羊角果，因为适应性强，所以
分布地区很广，各地叫法也不尽相
同，比如地稍瓜、地瓜瓢、羊奶瓜等。
在家乡，羊角果一般生长在多年未
曾耕种过的地塄坡坎上。家乡多黄
土，少雨，所有的植物似乎都生长
缓慢，所以在野地里搜寻羊角
果的踪迹，也并不容易。但如
果找对了地方，就常常能
看到一大片。它呈蔓状匍
地生长，株高十来厘米，叶
片狭长，如竹叶，根深不可
测，开米白色小花，秋天

结果，果如梭形，其状如羊角，这也
是在家乡得名羊角果的缘故。在秋
天，我们就经常借着拔猪草的名目，
去采摘这种果子吃，运气好的话，就
能摘回一小口袋。其实，村庄周围的
地方，我们是熟悉的，这种果实在哪
条沟哪条塄上长着，我们早都知道。
只是它长得慢，去早了，果子还没长
成 ；去晚了，又被捷足者先采了去。

现在，昔日那个土墙蓝瓦、村道
泥泞的村庄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
的是光洁靓丽的楼房，整齐的花圃，
果木盈门、竹影扶风、恰如世外桃源
一样的崭新村庄。而羊角果，也成了
我对少年时代、对家的一种甜蜜的
念想，深存于记忆深处。

酸 枣
◎絮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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